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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乃佳人
本 原

一

或许， 因为是关系实在密切， 即便

再重要， 久而久之， 也视之为寻常物，

寻常安排， 并不十分当回事。 比如说吃

饭， 吃米饭。 何曾有过深入的感受， 更

遑论认真的品鉴与思考啊！

时值庚子， “黑天鹅” 光临， 适应

“战时机制”， 有近两个月禁足在家， 起

始一段时间， 与外界的物质流通严重阻

滞。 虽然什么都可以省， 有些甚至可删

却， 唯有吃饭一事， 暂停键不可按。

人嘶马吼， 平素在社会上并不耀眼

的医务人员， 一时之间成为亿万众瞩目

的焦点。 上海医疗队率先出发， 在浓浓

的悲壮氛围中 ， 告别除夕夜万家灯火

时的团聚 ， 逆行而上 ， 赴汉驰援 。 千

里之外 ， 疫情呈爆发状增长趋势……

太太曾在医院工作 ， 数次参与医疗救

援事项 ， 家中对当下情势的敏感度 ，

可以想象 。 我虽然也曾历经十七年前

的非典大考 ， 但此次的忧虑 、 纷扰 、

烦恼 ， 屡屡缠扰 ， 挥之不去 。 最后 ，

竟然还聚焦于极为具体、 琐屑的想法：

宅家多日， 荤素两菜日益耗量。 粮食，

主力者大米 ， 这面红旗还能打多久 ？

雾锁前景 ， 只好用力细察身边事 。 甚

至有几分凄惶 ， 在心中浮沉 。 当然 ，

细究下来 ， 这些很不鸿鹄 ， 很不宏观

的想法 ， 不可简单呵责 。 保持对庚子

岁月的忧患意识 ， 恐怕于中国人是一

种用不着格外强调的文化自警。

幸好家中包装米稍有备存， 又有一

位年轻朋友， 戴着口罩、 手套， 护装齐

整， 驾车 “冒险” 送来一些新脱壳加工

的上好大米， 这下真是舒了口气。

还多虑、 忧惧什么？ 犹似当年老人

家讲的： “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防

疫、 战疫， 实际上， 三十六计， “宅”

是上策。 我自不出门， 神仙难下手。 我

和太太皆有两大共识： 我们健康， 拒毒

于外， 这也是莫大的贡献！ 另一大共识

是， 家中有米， 冰箱中还有两瓶醉麸、

三瓶香辣腐乳、 三瓶麻油、 几包肉松，

油盐柜内的物品也充裕。即使腐乳下饭、

酱麻油下饭， 生命能源还是保证的……

我们这批人， 什么生活状态都经历过。

与大跃进时代那三年、 与下乡插队岁月

相比， 凭此， 足可轻松、 安然对付一两

个月。 当然， 此后情况有所松动， 电商

小哥渐次恢复 ， 太太每天一清早先起

床， 抢住购菜及相应物品时间， 供应没

有出现大的问题。

获得外力支援的大米之后， 心中对

米的感觉， 悄然间不一样。 似乎他乡遇

故人， 有相聚的惊喜； 故友新知， 更有

进一步沟通了解的期待。 试图对新的关

系， 有新的认识， 意思中油然充溢着十

分的敬重。

二

开局先下了一着， 家中的用餐制度

作较大改革， 三餐改为两餐。 这也是秉

承以前所教导的， “忙时吃干， 闲时吃

稀。 忙时用三餐， 闲时用两餐”。 晚上

又主要吃菜及玉米等其他杂粮， 很大程

度上， 其中也内涵了对米的珍惜之情。

大米消耗， 当着眼于较长时间段， 细水

长流。 好在整日宅家， 消耗量减少， 防

止发胖， 两餐制应该也是科学的。

抗疫之要， 首先在于增强主体免疫

力。 就餐制改革， 无论如何， 进食总量

减少这是事实。 为确保免疫力的稳定与

增长 ， 必须在休息与睡眠上有新的重

视。 自己长期以来有晚寝的习惯， 也累

及家人， 不到零时子夜， 全无倦意。 因

此 ， 又严格按规定 ， 不管入睡状况如

何， 手机唤醒功能， 确保在床上躺八九

个小时。 第二天醒来， 按程序备餐， 第

一餐的时间， 也顺延至上午十点之后，

感觉上还是中午时分的中饭。

于是， 对这份中饭， 态度上是完全

不一样的。 一改为两餐制之后， 我主动

提出， 家中分工要调整， 太太负责菜肴

料理， 煮饭一事， 本人负全责。 世上确

实最怕认真两字 ， 但凡用心了 、 认真

了， 嘴上常叨叨的使命感、 责任感， 悄

然融于心 、 化于形 。 对米的新知 ， 在

庚子初一开始的煮饭实践中 ， 也渐次

觉悟。

米饭最基本构成是米与水。 米好，

水也要好！ 好水方可确保米的色、 香、

味、 形， 在成饭之后有充分呈现。 好在

家中净水器是去岁冬日新调换的， 此水

很可人意， 细品温开水， 竟然也略有清

甜之感。 虽然如此， 放水多少， 仍一点

不可随意， 一定量的米， 必须配置适量

的水， 讲究分寸感极为重要。 按规定，

水量应当符合电饭煲内胆的刻度， 实践

中其实不全然。 不同产地， 不同类型的

大米都有自己个性， 有的耐水， 有的喜

略干， 万不可一刀切。 几次摸索体会，

我家所购大米， 放水时必须比内胆的刻

度高出二毫米左右。 内胆刻度是左右两

道对称的， 看水多少， 我是坚持放在水

池柜台边一固定地方， 高低有节， 左右

刻度转圈看两遍， 平衡酌定之后， 才算

齐活。

当然， 水的分寸把握是否合适， 最

后还是要由成果来检验。 准备用餐， 摁

开电饭煲盖子， 先舀一平勺出来， 一看

饭的成色， 也就大概明白了。 饭粒上散

发一层水晶晶的银色， 入口稀软而又粘

齿， 这就有点过， 湿了； 若盖子一开，

饭香迎面， 饭粒上那层银色则在低光谱

段， 大半湿度不及， 干了。 虽说， 饭的

干湿各有所好 ， 但我在这点上奉行中

庸 。 饭粒上当有银色 ， 入眼瞬间却不

晃； 饭香生发， 疾徐平稳而悠然。 品嚼

之间， 你能感到， 很柔软却有弹性， 甚

至有一点韧劲， 一口下去， 齿颊之间还

是饭的清香。 这是米借助水， 成就为饭

之佳品。

随着专职煮饭的时日累积， 对米和

水的关系， 又摸索出新门道。 米下锅入

水之后， 实际上用不着立即开煮， 让两

者相处一段时间， 以三刻钟上下为好。

此时， 鼓鼓的米粒大半已为渗入的水，

米水交融， 通电升温， 饭成， 自有一番

境界 。 这里涉及睡眠休息与煮饭程序

的时间安排 ， 初涉 ， 似乎很烦人 ， 好

在智能时代 ， 有手机唤铃统筹 ， 恁地

不费事。

若这锅饭是好饭， 但也要看你怎么

吃！ 细想过往时期， 身边真的还有谁，

把吃饭这天下第一大事当件事！ 或大口

咀嚼、 水陆并进， 以完成任务为了事；

或细划两口 、 眼盯视屏 ， 以用餐阅读

“一岗双责” 为习惯； 或与人交谈、 心

不在焉， 以言语佐餐把菜肴米饭于悄然

间推入口腹为常态。 人的态度和行状，

一大半确实是由环境塑造的 。 平和时

期， 即使面对这类异状， 谁也不想管这

么多。 犹如日常时节， 对医务人员不为

顾念那么多。 实在难得有人， 为医务人

员写上一首真诚而又深情的颂诗， 更不

会为忙碌且劳累的白色背影而热泪

盈眶……

鉴于插队落户时期， 遍历大米生产

所谓起始与闭环的全产业链， 翻整稻谷

水田 ， 育秧 、 插秧 、 灌水 、 施肥 、 灭

虫、 除草、 收割、 脱粒、 晒谷、 再送去

十里之外的公社粮库卖粮， 说动吃公家

粮的把关人员能给评个好等级……深知

其中艰难， “一粒米， 两担水”。 我对

吃饭的态度应该说是历来认真的， 甚至

有些许敬畏。 但真正到 “用心、 用情”

吃饭这个地步， 还是今岁初期， 面对庚

子不幸。

几次体会下来， 如何吃饭， 实在是

大有讲究。 电饭煲响起鸣声， 是意味着

饭已煮熟， 这个时候， 在时间安排上，

不应该立即用饭 ， 还是先去忙其他事

情。 用二十分钟左右， 让新煮成的饭在

电饭煲中焖着， 迫使缭绕的蒸汽静心沉

淀， 再次以其高温烘焙、 松软即将上岗

的新饭。 这一步极为重要， 可脱水味、

可孕清香、 可增颜色。

开锅舀饭， 我始终认为， 一定要取

其少， 而不可取其多， 大约在整餐用量

的三分之一为妥。 因为， 这个时段只是

一种初品， 意在唤醒对饭的味觉认识，

这十分有利于形成对今日这顿饭的比较

与鉴赏。 因为量少， 动筷品尝就有了相

当的认真和珍惜 ， 此饭的好处丝丝入

心， 常在刚吃出一点味道时， 第一回的

饭已净。 出人意料的是， 接下来打开电

饭煲盖， 在家中， 把饭的主体部分与太

太悉数分掉， 重整碗筷， 再用餐之时，

第二回的饭似乎更胜于第一回。 此时水

星味已全无， 干湿似乎更加得体， 饭的

柔劲开始发力， 米的清香已趋于沉郁，

真正认识米的成色， 我觉得， 在主体部

分方可一览无遗。 犹似察人， 一定要看

大节！

三

为保持这份真实的、 纯粹的感受，

我笑称作为米饭的真正食者， 用餐时应

该采用 “多频次”。 为此， 要有几样准

备。 一为盛饭的碗、 一为用公筷夹后放

菜的碗、 另外在左侧则是置温开水的杯

子。 以便于用餐时， 饭归饭、 菜归菜，

间隔时段， 抿上一口温开水， 稍作清囗，

不让两者味道交互影响。 也可让当日第

一顿吃干饭的感觉， 温润起来。 用业内

行话说， 频道定位要分清楚。 在这宅家

五六十天中， 我愈发明白地认识到， 就

口味感受， 其实吃饭不一定要用菜。

天地之间， 米是一种单独的存在，

究其地位而言， 很是大众， 亦与众生关

系密切至极。 虽与山珍海味有别， 但在

无数人生的时日之间， 静悄悄地提供了

生命能源 。 其外表也不以妩媚动人显

现， 更没有自以为贵的高冷。 人们用心

煮成饭之后， 清香幽独、 神韵超逸的内

在气质才渐次散发， 对其尊重、 珍惜、

热爱的人， 表现得尤其充分。 在城市显

得格外怪异般的清冷、 整个小区、 公寓

楼内也无些许喧闹之声那时光， 时近中

午之前， 我每每端起那碗饭， 总觉得这

是抛开世界浮华与复杂的纯真， 是被不

凡的黎明洗礼过的情感。 有次竟然大声

念了句京白： 尔乃佳人！

佳人自有其本色、 自有其本味， 完

全用不着借他人的渲染， 成就自己的名

声。 不依赖菜下饭， 又如何呢！ 虽然菜

自有菜的味道 ， 但更多的价值 ， 于我

看， 恐怕是在于营养成分的构成合理。

有此 “哲学” 前提， 我很是坚持 “分频

次” 用饭。

如此认识 、 珍视 、 喜爱米及米饭

者， 实际上是大有人在的。 我十二分地

尊重日本村嶋孟先生， 他对米及米饭的

感情极不一般地执著与笃深 。 1930 年

出生的村嶋孟一辈子就用心做一件

事———烹饪白米饭， 沿用古法， 一煮就

是五十多年。 朋友告诉我， 他在全日本

享有 “煮饭仙人” 的美誉。 凡是吃过他

米饭的人都会说，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

吃的米饭。” 最是那一幕令人感动， 每

当他在蒸气缠绕的厨房中， 赤裸上身，

坚守在大饭锅旁 ， 心无旁骛 、 双目精

亮， 专注于控制火候时， 犹似一尊巍然

矗立、 体态每一寸肌肉迸发力感， 捍卫

日本传统稻米文化的雕塑。 繁华如斯的

东京都市， 并不起眼的店面前， 总是排

着长长的队伍， 口碑日隆， 他煮的饭数

十年来一碗难求！

其实， 只要认真思量， 不难理解，

村嵨孟数十年执著的价值追求， 完全源

于形势使然、 环境养成。 一九四五年八

月， 太平洋战争结束， 日本军国主义彻

底崩盘， 日本国人在战争废墟中苦苦挣

扎， 盛产稻米的国度， 人民多年濒临于

饥饿与死亡的边缘。 是时， 这位正在生

长发育期的十五六岁大男孩， 苦难似重

锤， 率先敲碎懵懂的外壳。 在他的内心

深处 ， 凿出一行极简的句子 ： 什么是

米、 什么是米饭！ 应该说， 这辈子他与

米是最为深沉的患难之交！

我读到路透社 3 月 13 日发自于北

京、 上海的电讯， 题目为： 宅家令中国

年轻人爱上做饭！ 这是角度颇为独特的

新闻 ， 世界大牌的通讯社发出此条电

讯， 并非无足轻重。 我觉得， 新闻的价

值， 穿透了文字的内容。 报道影响受众

的地方， 不限于有关形势的描述， 更多

的倒是在于对趋势的揭示或者说提示。

灾难会改变人类行为方式、 思维方式。

在特殊情况下展现出来的东西， 会唤醒

人们、 激发新的想法。

实际上， 在数千年的文化中， 我们

从来不缺关于自警的叙述。 “国难思良

将， 家贫思贤妻。” “灾害临头要吃饭，

病榻之上想医生。” 这次史无前例的疫

情， 当然会让我们产生史无前例的反省

产生史无前例的新想法和新进步。 现代

文明的本质是变动不居、 充满风险， 由

此， 理当摒弃那些， 事到临头才想起以

及呼唤别人的陈旧套路中。

宅家煮饭的日子， 我还特别深深地

明白 ， 对米及米饭的尊重 、 珍惜 ， 特

别重要之处 ， 应该起步于初始 、 日常

的态度 。 我必定购买小包装或中等密

封包装的米 ， 置放一部分于可完全不

进入空气的瓶罐中 ， 余下大部分 ， 仍

设法加以密封冷藏在冰箱中 ， 杜绝湿

气 、 暑溽对米的氧化 ， 以留住那一份

清香和可品味的嚼劲 。 打头儿开始惜

米 ， 自会还你一份美好 。 日常的轻慢

甚至冷漠 ， 一旦造成侵蚀 ， 煮饭时再

施以小技巧， 加几滴所谓香油或啤酒、

或白醋 ， 那成饭之后也就完全是另外

一种质地。 我负天地啊！

一切似乎趋向如常， 但步入庚子正

月之后的那段时日，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

印痕。

没经过苦难， 如何理解日常； 没走

过黑暗， 如何珍爱光明。 惜衣、 惜饭、

惜人！ 何谓方得始终， 只问初心在乎。

写于庚子年闰四月二十

陕
北
行
记

曾
泰
元

2019 年 12 月下旬， 我因研究斯

诺之故去了趟陕北。 天寒地冻中， 我

到了歌曲 《东方红》 的故乡， 在黄土

高原的黄河边上， 目睹了 “东方红，

太阳升” 的日出景致， 惊喜、 震撼的

感受久久不散。

这一切得话说从头。

我在台湾出生长大， 踏上神州大

陆之前， 对斯诺是完全陌生的。

1992 年 5 月， 我首度来到大陆，

第一站是北京 。 除了传统的必去景

点， 我还造访了北大， 并在友人的安

排下到静园五院， 进教室听了一堂中

文系的唐诗。 年轻儒雅的老师特意在

课间休息， 让我得以顺势告辞。

友人领我到未名湖， 赏景之余也

参观了湖畔的埃德加·斯诺之墓。 他

给我作了背景简介， 但我看着墓碑上

叶剑英题写的 “中国人民的美国朋

友 ”， 注意到下方的英文名字 Edgar

Snow， 坦白说 ， 当时心中是完全无

感的。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台湾

避提斯诺， 孤陋寡闻如我， 未曾听闻

此人， 不晓得这段历史， 他在西方的

影响， 我更是一无所知。

后来我见识略广， 才知些皮毛。

我研究 《牛津英语词典 》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英文简称 OED），

注 意 到 有 些 “ 汉 源 词 ” 的 书 证

（quotation） 引自斯诺的作品 。 譬如

“长征” 的英文 Long March， 最早就

来自他的 Red Star Over China （《红

星照耀中国 》， 或译 《西行漫记 》），

因此我们可以说 ， 斯诺就是把 “长

征” 英译为 Long March 的第一人。

长征， 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原

来是通过斯诺之笔， 才为世界所知！

当年的我， 可真是井底之蛙， 有眼不

识泰山了 。 2016 年秋 ， 我到复旦大

学外文学院访学一年， 趁机全面整理

了斯诺对 OED 的贡献， 原始材料搜

集完成， 却迟迟没有进行分析。 时隔

三年 ， 2019 年秋冬之交 ， 我想起了

被我束之高阁的研究， 打开电脑中的

文档继续投入工作， 但才起了个头就

碰到了瓶颈， 卡在半途无以为继， 深

感懊恼。

OED 的书证是片段的 ， 加上脱

离了根植的土壤 ， 文字便缺乏了灵

魂。 于是我想到了陕北， 这块对斯诺

具有特殊意义的土地。 我觉得， 何妨

到那里走走， 亲自体验一番？ 放下论

文， 少点目的性， 踏上陕北的土地，

接触陕北的人民， 融入陕北的脉动，

长远看来， 或能给我的研究与写作提

供些许灵感。

北京商务印书馆的魏令查老师知

道了我的计划， 帮我联系到陕北榆林

学院外国语学院的薛笑丛院长， 薛院

长正直热情， 力邀我到校举办讲座。

延安我 2007 年去过， 榆林在长城脚

下， 是比延安更北的陕北， 给了我更

加 “原味” 的想象， 说不定此行真能

有所收获。 于是我便利用在东吴大学

难得的一段空档， 欣然受邀前往。

榆林地广人稀， 面积四万多平方

公里， 人口却只有三百多万。 市区一

派繁荣现代 ， 我却在热闹的古城广

场 ， 意外听到女子在唱 《走西口 》：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旧时的陕北土地贫瘠， 百姓穷苦， 青

壮纷纷离乡背井， 到水草丰美的内蒙

古河套谋生， 情人离别时依依难舍，

谆谆嘱咐。 词曲悲凉哀婉， 歌者真情

流露， 一缕遥远的酸楚， 竟也涌上了

我的眼窝鼻根。

我时间有限， 无法踏遍广袤的榆

林大地。 讲座结束之后， 便以自己原

先的规划为本， 综合了学院老师的建

议， 选定米脂、 绥德、 佳县， 作为我

第二次陕北行的主要探访地。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 一句

家喻户晓的陕北民谚， 就这样把米脂

和绥德定格成了浪漫的想象。 于是我

到了米脂便四处张望， 盼能看到山丹

丹花般的美丽婆姨， 到了绥德就留神

细看， 想了解帅气厚实的黄土汉子是

什么模样。

闯王李自成是米脂人 ， 1644 年

带兵攻入北京 ， 崇祯自缢 ， 明朝灭

亡， 至今米脂的盘龙山上仍耸立着巍

峨的李自成行宫。 南宋名将韩世忠是

绥德人， 以岳飞冤狱， 面诘秦桧。 绥

德的龙湾转盘就立着一尊威武的韩世

忠雕像， 英气逼人。

冬日的黄土高原草枯叶落， 大地

土黄， 颜色单调， 窑洞遍布在沟壑纵

横、 延绵起伏的高原上。 颇具特色的

拱券彼此相连， 仿佛一个个的黄土小

穹庐， 立正站好， 向右看齐。 窑洞门

上挂的幔子对比鲜明， 多以大红大绿

的奔放， 展现出亮丽缤纷的活力。

这股缤纷奔放的活力， 还展现在

陕北的民俗上。 参观秦名将蒙恬墓，

必须穿进绥德一中， 在这里巧遇操场

上的学生秧歌队 。 男女学生持伞执

扇， 正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 扭秧歌

的服装道具色彩艳丽， 舞步简单却充

满生气， 看得我也开始扭腰甩肩， 跟

着学生进三退一， 不亦乐乎。

离绥德县城不远有个郭家沟， 原

本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 ， 却因

2015 年热播的电视剧 《平凡的世界》

在此拍摄而声名鹊起。 事实上再早几

年 ， 2009 年的电影 《兰花花 》 也在

这里取景， 兰花花家就在孙玉厚家的

隔壁 。 我到访时正值隆冬的旅游淡

季， 村里宁静得像只睡懒觉的猫， 村

口的小河几近冰封， 只有涓涓细流在

阳光下闪耀。

陕北传统的窑洞生活， 在郭家沟

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展现。 山坡小路狭

窄弯曲， 或黄土或碎石， 只能徒步或

骑驴。 头顶着金灿灿的冬阳， 脚踩在

厚实的黄土地上， 眼前是起伏的梁峁

和梯田里废弃的庄稼， 萧索荒芜中却

又尽显温暖明亮。

村里的窑洞， 有的倾圮破败， 已

无人烟； 有的欣欣向荣， 生气十足，

外墙上挂满了成串的辣子和玉米， 院

子里散养了低头啄食的一群肥鸡。

峁顶上有一户窑洞人家， 开阔敞

亮 ， 女主人在整理畚斗里的杂粮豆

子， 男主人在碾盘上用碾磙子轧麦磨

粉。 因我这不速之客突然闯入， 男女

主人都停下手边的工作， 笑脸相迎，

热情招呼。 正午时刻， 我想融入村民

的生活， 付钱在他们家随便吃吃， 才

得知他们一天只吃两顿， 上午一顿，

下午一顿。

主人推荐我到峁下的农家乐， 是

《平凡的世界》 剧中田福堂的家。 碗

饦、 饸饹、 抿节、 油旋、 黑愣愣、 黄

馍馍、 和和饭， 菜单上的品项不多，

却满是陕北特色。 名字独特， 引人好

奇， 让我忍不住每种都尝了一点， 最

后竟也吃撑了。

坐在窑洞里的热炕上， 吃着陕北

的家常美味 ， 晒着从窗花钻进的冬

阳， 恍惚之间， 我也进入了平凡的世

界， 跟着背天面地的劳动人民， 一同

踏在黄土地上了。

接下来的佳县， 竟让我体验了一

个不平凡的世界。

在此之前， 我从没听说过佳县。

决定造访， 全因一张佳县香炉寺的照

片。 照片里的古寺雄踞峭壁山巅， 居

高临下俯瞰黄河。 山旁紧挨着一块擎

天巨石， 巨石顶上有间小庙， 小庙以

巨石为身， 把脚探进了黄河。 夕阳西

下， 一抹余晖给黄土擦上了胭红。

到了佳县， 惊觉县城居然也建在

峭壁山巅， 居高临下， 气势磅礴宛如

希腊的雅典卫城。 香炉寺一如照片，

景致绝妙， 却少了那抹粉彩。 触动我

的， 反倒是脚下晋陕峡谷的黄河， 在

对岸山西黄土高原的映衬下， 蜿蜒逶

迤， 一路向南。

黄河的形象， 多是泥沙滚滚， 汹

涌奔腾。 隆冬时节在佳县所见， 却是

大异其趣。 眼前的黄河夹着浮冰静静

流淌， 在阳光与阴影的交错下宛如一

条银色的巨龙， 钻进梁峁起伏的黄土

高原， 温柔地扭腰摆尾， 滑向看不见

的远方。 我凝视赞叹， 忘乎所以， 直

至暮色笼罩。

查资料方知， 《东方红》 的曲调

本是陕北民歌， 第一段 “东方红， 太

阳升” 的歌词作者是佳县人士， 这个

发现真让人喜出望外。 隔天我起了个

大早， 打算见证原汁原味的东方红。

零下 10 摄氏度的凌晨， 我站在

陕西佳县的黄河边上， 对岸是山西临

县的黄土高原 。 天空暗灰 ， 高原铁

黑， 黄河银蓝， 东南已显鱼肚白。 不

久， 鱼肚白泛起了鲑鱼红， 这一抹鲑

鱼红在苍穹的宣纸上缓缓散开。 扬起

的朝霞向地平线中间聚拢， 幻化成一

颗浑圆的红柿子， 柿子底端迸出了一

丁点亮黄， 弓形， 半圆， 再大， 小黄

球呼之欲出， 太阳浮上地平线， 霞光

成扇形闪耀， 朝日的光芒喷薄四射！

陕西佳县 ， 《东方红 》 的原型

地， 我目睹了东方红， 太阳升！ 冬阳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缓缓升起， 继

而光芒万丈， 温暖了大地， 带来了希

望。 绝世的美景在前， 振奋的旋律在

心， 我的激动久久不退！

晨光熹微， 转头看香炉寺， 多了

这抹朝霞， 昨日的小憾不再。 万籁俱

寂， 脚下的巨龙缓缓南行， 仿佛听到

了河冰窸窣。 终须离开时， 我在地上

顺手捡拾起一小块黄土， 带回万里之

遥的台湾。 斯诺， 陕北， 东方红， 就

都在里面了。


